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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吕氏春秋》汲取战国时期散文之长，借寓言说理。在寓言故事群中，巧妙将内容上

有联系和无联系的寓言故事群进行归整；同一个寓言中，采用叙议结合的方式，寓言中套寓言，

详略得当，丰富了本体寓言的内涵；用“对话”方式展开故事情节，使叙事结构紧凑，现场感增

强；多种修辞手法、整齐的句式和思辨性的语言有对前代文学的传承与创新。这种叙事模式影响

了后世的寓言、史书和小说等。

关键词：吕氏春秋；寓言；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20（2018）04-0078-06
DOI：10. 13874/j. cnki. 62-1171/g4. 2018. 04. 017

收稿日期：2018-04-27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吕氏春秋》寓言故事文学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16A-155）。

作者简介：赵璟（1983—），女，甘肃兰州人，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

第34卷第4期（2018） 河西学院学报 Vol. 34 No. 4（2018）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吕不韦召集

其门客集体编纂的一部著作。吕不韦由一个大

商人起家，所谓“奇货可居”，一直做到秦国丞

相。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礼崩乐

坏，出于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各

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

面，无形中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这期间，散文

创作渐趋完备。战国末期，秦统一六国大势已

定，但是如何守住大秦江山，引起了丞相吕不

韦的担忧。顺应当时著书立说之风，吕不韦召

集其门客为秦国的长治久安提出了一系列治国

策略，将其编纂成《吕氏春秋》。据《史记·吕不

韦列传》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

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

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

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

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

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

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号曰《吕氏春秋》。”［1］700

《吕氏春秋》在有完整计划、有统一思想体

系的情况下编制而成。章学诚提出“杂于己而

不杂于众”的主张，认为《吕氏春秋》“兼取众

长”“必有其中心之一贯”。本文采纳洪家义教

授的观点“《吕氏春秋》有一贯的指导思想，有

严密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不是

杂家，也不是附户，实成一家之言。”［2］

《吕氏春秋》吸收战国时期“历史散文”和

“说理散文”的写作技巧，将其巧妙结合，并加

以创作，形成以“一贯的指导思想”为主线，文

采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整本书看，作者在

阐述具体观点时，大多使用“寓言故事”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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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

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常带有讽刺

或劝诫性质。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说：“《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突出价值还在

于保存了丰富多彩的先秦寓言和历史故事。”［3］

据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统计，《吕氏春秋》

中有寓言约300则（列出要目283则）［4］。这些寓

言大都取材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有些

是作者的创造或再创造。向一国之君提出治国

策略，要考虑方式方法，既要把观点讲明白、

讲清楚，又要让君王易于接受。《吕氏春秋》积

极借鉴战国时期策士们进谏的较好方式“托物

言志、托事言志”，将自己的观点、策略融入

寓言故事中，让统治者听后不言自明，避免了

直言犯谏的风险。《吕氏春秋》中不同的寓言出

自不同作者之手，在叙事上既有共性又有个

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文学特色。

一、寓言故事群

《吕氏春秋》共计 160篇（包括序意），每篇

阐述一个观点，平均每篇有二至四个寓言，均

围绕同一个观点展开，形成“寓言故事群”。傅

修延先生在《先秦叙事研究》中首次提出“故事

群”这个概念。［5］本文将这些寓言放在一起，先

从宏观上按照群落方式来分析其在结构编排上

的特色。从内容上来看，这些“寓言故事群”分

为内容上有联系的寓言故事群和内容上无联系

的寓言故事群。

内容上有联系的寓言故事群中，几个故事

围绕相同的主人公展开故事情节，故事和故事

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行文连贯。如《季

秋纪·知士》篇中分四个故事记载了静郭君善剂

貌辨、剂貌辨为静郭君说闵王；《慎大览·贵

因》篇中记载了武王攻伐的三件事；《季冬纪·

士节》篇中分三个故事记叙了晏子有恩于北郭

骚，北郭骚以死为晏子洗清冤诬。

内容上无联系的寓言故事群中，故事虽然

围绕同一个观点展开，但是故事的主人公、故

事情节没有相同点，也无联系。从结构编排来

看，又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一是在相同题旨下，将几个寓言故事并列

编排，共同说明一个道理。如《季秋纪·顺民》

篇，通过《汤身为牺牲求雨》《文王以去炮烙之

刑为赏》《越王先顺民心》《攻越先审民心》这四

个内容上无联系的故事说明先顺民心，故功名

成，以德得民心的道理。

二是每个寓言故事分别从不同角度阐明观

点，或阐述观点的某一方面。这里分为两种情

况：并列式组合和递进式组合。关于并列式组

合，比如《慎大览·权勋》篇提出“要衡量事功大

小”的观点。接着，《司马子反饮酒误战》《宫之

奇谏假道》《禸繇君主因钟失国》《齐王激触子败

兵》等四个故事都从“反面”并列说明遇事不衡

量事功的大小，就会因小忠害大忠，贪小利失

大利。递进式组合，比如《孝行览·本味》篇从

得贤角度论述“治国必须务本”的思想。首先由

《伊尹归汤》的故事说明君主立功名的根本在于

得到贤人，接着由《伯牙子期》的故事进一步指

出，得贤必须知贤、礼贤，最后在《伊尹述五

味》的故事中由调和五味必须有术，启发天子

要得天下必须先懂得大道理，即必须务本。三

个故事层层推进，一以贯之，形成递进效果，

增强了说服力。

二、叙议结合

赵逵夫教授在其《论先秦寓言的成就》中提

出寓言的本质特征：一是简单的情节；二是深

刻的寓意。［6］如果把《吕氏春秋》中寓言的故事称

为叙，寓意称为议，其叙议开始呈现出不同的

组合方式。

（一）先叙后议

《吕氏春秋》寓言的寓意，大多数出现在故

事结尾处，先叙后议。如《离俗览·为欲》篇中

的《晋文公伐原得卫》：晋文公伐原，与士期七

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谋士言曰：“原

将下矣。”师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

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

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后反，原人闻之，乃

下。卫人闻之，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

公。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文公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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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诚

信以得之，归之者非独卫也。文公可谓知求

欲矣。［7］720

晋文公与士兵约定以七天为期，即使没有

攻下原国，依然信守承诺退兵。卫国人被晋文

公的守信而感动，最后归顺文公。文末的评论

给君王提供了借鉴：君主必须讲诚信。

（二）先议后叙

少部分寓言，其寓意出现在开头，先议后

叙。如《贵直论·知化》篇中的《伍子胥谏夫

差》，在寓言开头用一段议论劝谏君王要预见

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以免遭致亡国，“事

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

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轻也。所

轻，国恶不得危？身恶得不困？危困之道，身

死国亡，在于不先知化也。”［7］863接着详细叙说

了吴王夫差贪图眼前利益、不虚心纳谏，终致

国灭身亡的故事。

（三）夹叙夹议

还有一部分寓言，类似于夹叙夹议。赵海

利、谭家健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称：

“从文学史来看，《吕览》的文章属于夹叙夹议

体，每篇只讲一个问题，然后提出例证，论点

突出，语言浅显。”［8］如《孝行览·必己》篇中的

《竭池求珠》：知与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调

近之。犹未可必。盖有不辨和调者，则和调者

有不免也。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

人问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

求之，无得，鱼死焉。此言祸福之相及也。纣

为不善于商，而祸充天地，和调何益？［7］462

这则寓言一边叙述一边议论，体现出较灵

活的笔法，起到过渡和总结的作用。叙议结合，

处处直指寓意，能充分抒发作者的感情，升华

题旨。类似的结构形式在《吕氏春秋》寓言中较

少，“先叙后议”的结构编排仍占主导地位。

三、寓言中套寓言

《吕氏春秋》寓言的叙事渐渐淡化了死板的

说教、论理，无论是故事编排，还是情节设

置，都体现出更多的文学性。《吕氏春秋》运用

大量的寓言故事来阐明观点，在一个完整的寓

言故事中，插入一两个小寓言，形成寓言中套

寓言的形式。作者并没有将这些寓言故事平均

使用力量，而是有详有略，在叙述上做到了详

略得当：寓言本体详写，故事篇幅较长，有具

体情节和细节描写；加入的小寓言一般略写。

加入的小寓言有两种情况：

一是用一两句话，把与本章观点有关的部

分或寓言的主要内容概述出来，如《孝行览·慎

人》篇的《孔子论“道”》中，孔子在陈国、蔡国

之间处于困境，弟子子路和子贡在一起说起孔

子的一系列不幸遭遇，却见孔子依然在用瑟伴

奏唱歌。他们不解“君子竟然这样无羞耻之感

吗？”孔子知道后，分别用“齐桓公、晋文公和

越王勾践因逆境遭遇而萌生复国称霸之心”的

小寓言，告诉子弟们，得道之人，困窘时高兴，

显达时也高兴。高兴的不是困窘和显达，如果

自身得到了“道”，那么困窘和显达都是一样的。

这些加入的小寓言使寓言的本体内容更加充实

和生动，增加了本体寓言的故事性、趣味性，

使寓意更加明确、更加清楚、更有说服力。

二是仅用几个字，就代表一个寓言。一些

寓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家耳熟能详，一

提它的题目或主要人物就知道它的故事内容及

寓意。所以在文章中引入时，不需要详细的叙

述和雕琢。在《孔子论“道”》中，文末使用“许

由虞乎颍阳”和“共伯得乎共首”这几个字展示

了两个寓言，重申“得道”之乐；《审分览·知

度》篇中只用“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

鞅、齐用苏秦”就代表了四个寓言，等等。纵

观《吕氏春秋》，这类寓言多用“人名”，如

“尧、舜、汤、比干、伍子胥”等；有些是“人

名加某一表示动作的词组成的短语”，如“荆庄

王染于孙叔敖、沈尹蒸”等。这种方式使主体

寓言故事地位明显，主题突出，避免文章眉毛

胡子一把抓，同时这类故事又做了本体寓言故

事的补充，丰富了本体的内涵。

四、在“对话”中展开故事情节

《吕氏春秋》中的寓言充分吸收春秋战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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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诸子百家作文的优点。在故事情节的铺排

上，借鉴了《论语》“语录体”形式。如《孟春纪·

去私》篇中的《祁黄羊荐贤》：

晋文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

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

曰：“解狐非子之雠邪？”对曰：“君问可，非

问臣之雠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

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

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

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

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

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

也！外举不避雠，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

矣。”［7］28

整个寓言的发生、发展、结束均以两个人的

对话为主展开，提示语仅简单为“平公曰”或“祁

黄羊曰”。在《吕氏春秋》中，用这种提示语方

式组织的寓言为数不少。基本形式为“A曰……

B曰……A对曰……B对曰……”。“对话”，形式

简单，一问一答，却很传神，有现场感。A、B
作为提示语，大多数情况下只代表说话人的称

呼，个别情况下会有简单的修饰语，如“涕出

曰”。同时，提示语位置一般在说话内容之

前。在现代文学中，提示语位置已经出现了提

示语在前、提示语在中和提示语在后等多种形

式，提示语的内容也丰富多变起来。从这里可

以看出文学作品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演进。

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当祁黄羊阐明自己举荐

自己儿子的理由后，文中紧接着出现了一句话

“平公曰‘善’。”虽然没有辞藻堆砌的提示语，

但使人感受到晋文公回答的急迫，我们仿佛看见

晋文公此时对祁黄羊回答的肯定和赏识。

在“对话”中展开故事情节，从叙事角度来

说，也影响了现代微型小说中“限知视角”方法

的出现和使用。作者在叙事之前，不把事件的

前因后果、事情的来龙去脉、人物的背景、性

格特点、爱好一一列出，向读者交代得一清二

楚，只是给出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让读者根据

给出的有限信息思考全局问题。随着故事的发

展、推进，碎片化的信息就像沿途飘落的花瓣

不时出现，直到最后，读者将这些碎片化的信

息全部收集起来，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才

恍然大悟作者的创作意图。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对碎片化问题的探讨和解答，正体现了作者的

良苦用心，这也是读者理解寓言的关键点。这样

写的好处，一是缩短了故事篇幅，二是给读者

更多的思考空间和想象空间。文学作品的魅力

就在于用有限的文字给读者无限的感受和想

象，《吕氏春秋》的寓言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尝试。

据笔者统计，《汤问伊尹》《何以治国》《赵

宣救人》《公孙龙说燕昭王偃兵》《齐桓公伐鲁》

《贤主之所求》等近200则寓言故事都使用了“对

话”方式展开故事情节。

五、语言运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作者思维的外

显形式。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观点和看法通

过语言具体体现出来，可以说语言是沟通读者

和作者的纽带。《吕氏春秋》的阅读对象是君

王，因此，对用语有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表述

要条理清晰、寓教于乐、不宜呆板和生硬，还

要充满文学气息。

（一）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

法，寓言也不例外。如果说思想是灵魂，结构

是骨骼，内容是血肉，那么修辞就是千变万化

的着装。恰当的使用修辞，不仅使描述更加生

动、形象、丰富、方便读者理解，而且增强了

文章的说服力。《吕氏春秋》寓言中运用的修辞

手法有：明喻、类比、排比、对比、顶针等。

这些寓言中使用最多的是明喻。如《季秋

纪·顺民》篇，将“越国”比喻为“猛虎”。《季秋

纪·精通》篇中用“若草莽之有华实也，若树木

之有根心也”［7］274比喻“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

息的骨肉之亲。”《季冬纪·介立》篇中介子推在

诗中说道“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

得其露雨。”［7］348将晋文公比喻成龙，自己比喻

成蛇，表达了自己辅佐成功晋文公后想要隐居

的心意。《孝行览·本味》篇中，钟子期说：“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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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善哉乎鼓琴！汤汤

乎若流水。”［7］416用“高山的巍峨，流水的激荡”

比喻伯牙琴技的高超。

类比的修辞手法通过浅显的、生活中常见

的普通事例，映射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刻道

理，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用意。如《仲春纪·贵

生》篇中用人体的四肢受到触动无感觉，就不

听支使了，类比对君主的号令无动于衷，就无

法支配他们。《季春纪·圜道》篇中用五音各处

其处，音皆调均，类比百官各处其职，无不安

矣。《有始览·谕大》篇中以燕雀欢乐自得自以

为很安全，烟囱裂了烧着了房梁，大祸临头不

自知，类比臣子只顾自己爵禄高贵，欢乐自得，

而没有意识到国家的危机重重。《孝行览·首

时》篇中用“饥马盈厩，嗼然，未见刍也。”［7］428

类比“乱世之民，嗼然，未见贤者也。”

反问是无疑而问，用在文中主要为了增加

语气，重申观点，引起注意。《吕氏春秋》寓言

中的反问句，少量用在故事中，推动情节达到

高潮，大多用在故事的评述阶段。作者在阐述

自己观点、抒发感情时，顺势加入一个反问

句，增强语气，突出主题，让人能感受到作者

当时激扬的情感。如《仲秋纪·爱士》篇中说，

赵简子有两匹白骡，赵简子十分喜爱它们。胥

渠是广门邑的小吏。一天，他来到赵简子门前

申述自己病了，医生告诉他，如果弄到白骡的

肝吃了，病就能好，如果弄不到，就必死。正

在一旁侍奉的董安听后恼怒地说，胥渠竟胆大

包天算计起主君赵简子的白骡来了，请让他接

受死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本想一个小吏口

出狂言，多半没命了。没想到，故事峰回路

转，赵简子听后说：“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

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7］243于是，唤

厨师杀掉白骡，取出肝送给胥渠。过了没多

久，赵简子举兵攻狄，广门邑的小吏们都争先

恐后勇猛出战，纷纷登上城头斩获敌方披甲武

士的首级。赵简子大获全胜。文末评论中感慨

“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点明观点，升华主

题。读者读到这里也和作者一样，为赵简子点

赞，与作者达到情感的共鸣，反思自己，常怀

“行德爱人”之心。

（二）整齐的句式

战国后期的作品中，句式开始呈现多样化

发展，长句和短句在行文中交错使用，《吕氏

春秋》寓言的叙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但

是在部分叙述中仍可见先秦诗歌的印记——整

齐的句式。将诗整齐的句式运用到文中，增加

了寓言的节奏感、韵律美，让人读之朗朗上

口，这是种传承，也是种创新。如《孟春纪·贵

公》篇中“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

兵不寇。”［7］25《季春纪·先己》篇中“故心得而听

得，听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7］80“得之于

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7］82《有始览·

谕大》篇中有“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

矣。”［7］402一段中使用“……不成，既……矣”的句

式六次。

（三）思辨性的语言

《吕氏春秋》的寓言无论叙述故事，还是揭

示寓意，都处理得很有智慧，体现出思辨性特

征。如《先识览·知接》篇中说话很艺术，把不

能听进贤者之言，说成是因为智力所及范围很

近，不能理解贤人话的意思。借此劝谏君王要

举用贤人，采纳忠言。鲜明的句式也有不少，

如《仲春纪·贵生》在谈论养生之道时，从耳目

鼻口入手，耳朵想听音乐，眼睛想看彩色，鼻

子想嗅芬芳，嘴巴想尝美味，但是只要对生命

有害就会被禁止。由此推出各种官员也不得独

断专行，要有所节制。《季春纪·先己》篇指出

“顾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

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7］81《季夏纪·制乐》

篇中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7］176

《孟冬纪·异宝》篇中“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

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7］301这些表述充满哲

学意味，有些句子现今仍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吕氏春秋》集各家之长，创作出不少丰富

多彩的寓言，其叙事模式对后代文学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一是对后世寓言的影响。它成为后

世寓言题材的来源之一，如《淮南子·说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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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新序》。后世寓言在叙事方式上多循于

此，如《淮南子》的叙事结构和《吕氏春秋》最为

接近。可以说，《吕氏春秋》的寓言起了承前启

后的作用，既承袭了先秦寓言的特色，又为后

代寓言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寓言故事

群”的方式，启发了类书的编纂。王启才认为

《吕氏春秋》“实类书之祖，后世《艺文类聚》《太

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其编纂方法及体裁，

借本于此。”“实千古类书之先河。”［9］二是对后

世史书的影响。《史记》被称为纪传体通史，它

的叙事手法以“互现法”著称。其源头可从《吕

氏春秋》寓言里“寓言中套寓言”的方式中可见

一斑。三是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吕氏春秋》的

寓言在叙事过程中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使叙事

更加生动、形象、可读性强，这影响了后世小

说关注语言的灵活运用和情节的跌宕起伏，如

志怪小说《搜神记》等。另外，现代微型小说中

“限知视角”的手法，受到它“用对话展开故事

情节”方式的影响。总之，《吕氏春秋》寓言的

叙事模式在结构编排、表达方式和语言运用上

都作了细致考究，否则不会有“布咸阳市门，

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

者予千金”的自信。［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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